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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病着
我有什么资格追求幸福

“快乐公主”
懵懂进围城

女儿脑瘫，老公失踪

母爱让我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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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心事你的心事
我来听我来听

倾诉
热线

15137956968
13503882656
1863835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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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心理咨询师点评

《洛阳晚报》记者、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婚姻
家庭咨询师，主持《情聊》版的
采写已经有5个年头，曾为许
多倾诉者解除了情感困扰。

闫卫利

孩子，让一个女人成熟

对女人来说，闪婚是人生
最大的冒险。

鸢30岁之前，就像生活在
梦幻世界中的公主，人生走得
太顺，太过单纯，没有防范意
识，对人心不古、世态炎凉缺乏
敏锐的洞察力，择偶不慎看似
偶然，实则是必然。

面对孩子的疾病，鸢快速
成长，从女孩转变成母亲，坚强
地扛起一切，不放弃自己的孩
子，坚定地走在对抗命运的道
路上。

然而，一个女人的力量太
微弱，我们希望全社会的爱心
人士都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帮
鸢和孩子，为她们托起希望，给
她们活下去的勇气！

如果你想为姗姗献爱心，
请和我联系，我将为你和孩子
架起爱的桥梁，爱心热线：
15137956968

■倾诉人：

鸢（化名）女 34岁

■采访人：

记者 闫卫利

■采访时间：

1月15日

■采访地点：

洛邑古城附近

鸢推着婴儿车来见我。一头乌黑的长发难掩她脸上的疲惫和憔悴，白
皙的脸庞上长了许多粉刺。她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大女儿姗姗（化名）是个
脑瘫儿，3岁多了，窝在婴儿车里，连头都抬不起来。刚做完手术不久，姗姗
腿上还戴着支具，但她智力不算低下，喊着妈妈，要吃的、喝的。

鸢说，即使再苦再难，她也不愿放弃对姗姗的治疗，她真心希望，孩子的
爸爸能站出来，承担自己的责任。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
30岁之前，日子过得就像
韩剧里的生活，跟自己的
一群好姐妹一边追韩剧，
一边模仿韩剧里精致、浪
漫的生活场景，喝咖啡、看
电影、郊游、吃烧烤……真
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用

“傻白甜”来形容我，一点
儿都不为过。

我性格外向，嘻嘻哈
哈，从来没有担心自己会
遇人不淑。2014年，我跟
建（化名）登记结了婚。其
实，对建我根本就不了解，
只是觉得自己该嫁人了，
别人一介绍，认识3个月，
我不要车、不要房，就和他
结婚了。

结婚后才知道，我俩
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在外面忙什么，我不清
楚，他也不告诉我，我们十
天半个月才能见一面，即
便后来我怀孕了，也经常
见不到他人影。

我怀孕 3 个月的时
候，知道自己怀了双胞胎，
我兴奋得立即打电话告诉
建和婆婆。然后，我拿着
检查报告单，兴冲冲地回
家了，想象着建和婆婆一
家人给我做好了饭菜，等
着我回家庆贺等各种温馨
的场景，可是当我打开门，
家里竟空无一人。

现实生活
不是韩剧，我
婚后的日子大
都在这样的失
望中度过。

因为妊娠高血压、宫内缺氧等原因，
我的孩子早产了，出生时，两个孩子加
起来才5斤多，她们一直待在重症监护
室的保育箱里，一个月花费一万多元。

高昂的开支让我吃不消，但看着两
个孩子个头慢慢长了，身上慢慢有肉了，
我还是感到很幸福。

然而这种幸福太短暂。孩子6个月
大的时候，有一天，医生告诉我：“大女儿
姗姗是脑瘫儿。”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五
雷轰顶，看着可爱的姗姗，我号啕大哭。
我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抱着孩子要跳
楼，妈妈死死地抱着我不松手。想到妈妈

两鬓斑白，还得为我操心，我心软了。
之后的两年多，姗姗把洛阳市的各大

医院快住了一遍，巨额的医疗费让我无力
承担。我爸身体不好，生活几乎不能自
理。我妈把全部积蓄都给了我和孩子。
她已经60多岁了，为了我和姗姗，不得不
出去打工挣钱。

我庆幸自己有一个坚强的妈妈做我
的后盾，否则我早就熬不下去了。妈妈
鼓励我，只要一家人一条心，什么困难都
能克服，可是就在一家人努力为孩子治
病的时候，建突然失踪了，这对我来说，
无疑又是迎头一棒。

当姗姗被诊断为脑瘫儿后，建就对
孩子采取“三不”原则，不管、不问、不负
责。他话里话外都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怨我生了这样一个脑瘫儿，曾多次要求
我把孩子送到儿童福利院。

我坚决反对：“孩子有爸爸妈妈，我
们不能这样对她！”“我自己还管不了自
己，哪有钱管你们？”建怒气冲冲地丢下
这样的话，就消失了，那时孩子才一岁
多。后来我才知道，建在外面欠了债，躲
了起来。

我为这样不负责任的男人哭过、绝望
过，但母爱的本能让我坚强地站了起来，再

苦再难我也不会放弃姗姗。
因为姗姗是肢体运动受阻，只能躺

下或勉强坐下，但她的智力跟普通孩子
没什么区别。她的表达能力不错，我给
她讲故事、念儿歌，她听两遍就能背给我
听。她还经常给我唱歌，她唱的《世上只
有妈妈好》，我听着听着就流泪了。

我不敢想象，如果姗姗再大一些，知
道自己跟其他孩子不同，对她的精神摧
残会有多大。我想尽一个母亲最大的努
力，让她的身体恢复到最理想的状态。
医生也告诉我，只要坚持治疗，抓住康复
的黄金期，孩子还是有好转希望的。

按照医生的建议，姗姗需要做手术，
手术费需要10多万元。去年，我被逼到
绝境，只好在网上发起了轻松筹的申请，
许多网友热情地给姗姗捐款，筹得善款9
万多元。

拿着这些钱，还有从亲朋好友那里借
来的钱，我带姗姗去北京做了手术。手术
很成功，但后续的手术费，还有康复的费
用如大山一般压过来，我想都不敢去想。

眼前两个孩子的抚养费、小女儿的幼
儿园学费、姗姗的康复费用等，每个月都
要四五千元。我白天去上班，把孩子交给
她们的爷爷奶奶照看，晚上我回家陪孩子
们，体力严重透支，白细胞数量只有常人
的四分之一，身体经常出状况。

许多朋友都劝我：“你还年轻，就这么
耗下去，一辈子都毁了。”“你别傻了，她爸
一走了之，你也别管了，去追求自己的幸
福吧。”可我是这么想的：作为一个母亲，
孩子病着，我有什么资格去追求幸福？孩
子的健康，就是我的幸福！

我从来不把姗姗当残疾儿童来对
待，我给她读书、讲故事，我要给她精
神营养，让她内心富足，我不想让
她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哪怕只有
一点儿希望，我都会尽最大的
努力。

我多么希望：姗姗有
一天能走路，哪怕拄着拐
杖、歪歪斜斜都可以！

我多么希望，女儿有一天能走路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